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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对学习中社会和情绪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越见丰富。然而，不同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只在较低程度上相互对应。为了防止这个研究领域越来越分散，

本文着重于理解个体的情绪和社会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的学习，以及教师在课堂

上应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种理解来辅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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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这个词在词典中是一个难词。当在教育背景下使用时，它可能会

引起矛盾的解释和无端的攻击，被认为是“将感觉置于理性之上”。像“情绪

情感教育”或“情绪情感课程”这样的术语，对于那些同意个体情绪发展是主

流教育的核心问题的人来说，也不是很有帮助。为了防止这种两极分化，快速

提醒一下现有的关于情绪、社会和认知发展的互动性质的补充性的可行范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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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有用的。它们允许我们认识到任何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并使用多种概念进

行工作。

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阶段和道德学习理论对推理、如何构思和

遵守规则以及个体如何学会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进行了发展性的说明。心

理动力学流派分析了理性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以及情绪如何从社会经验

中产生和发展。应用于课程研究，这将表明，当我们最关心的时候，我们

学得最好，情绪参与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库比谈到了解自己感受的权利，

个体需要被帮助了解他们的爱和恨，他们的恐惧和好奇心，他们紧张和紧

张的关系。社会学习学校建议通过正常的日常课堂接触来协调情绪、社会

和认知的成长，利用学习者自发发生的事情以及由教师引入和创造的事情。

布鲁纳在他关于“人”的开创性课程中，强调了知识的获取过程，提到了

个体作为学习者的性质，他“学会掌握自己，约束自己的品味，加深对世

界的看法”［1］，因为他的情绪能量被调动起来。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

为每个发展阶段赋予了具体的任务（如童年时期基本信任的发展），为教

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情绪教育或对个体进行社会能力教育，顾名思义，有一个认知层面。当这

些被看作是学术课程的补充时，误解就会大量出现。因此，仅仅提及社会方面，

往往会导致假性的社会分组做法，而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学习发生。

洞察社会和情绪因素是个体学习的一个方面，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洞察力使这

个问题成为专业能力的一个问题。  

2  学习中的社会因素

Bennett 揭露了“单纯的课堂分组做法的空洞性”，即将个体坐在一起但只

从事个人工作与通过真正的合作方式工作对个体表现的社会过程的真正影响进

行了对比［2］。他描述了合作小组的努力是如何为个体提供社会和情绪体验的，

如给予和接受解释，这确实提高了学习效果，而且学习者个体之间以及学习者

和教师之间的知识分享促进了任务的强化交谈。接受合作小组工作培训的教师

对孩子们的喜爱程度印象深刻，并报告说他们非常惊讶“孩子们事实上比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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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的更能利用对方和帮助对方”。他们很高兴，例如合作诗歌活动为高质量

的学习创造了条件。结果是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都更喜欢诗歌、更独立、更

合作、工作质量更高。

目前国家对识字标准的强调将要求同样强调合作教学方法对提高标准的有

效性。这就强调了教师需要找到自己的最佳方法来提高仅仅是规定的法定要求。

通过对学习和教学中的情绪或社会层面的洞察力来提高教师的能力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

Bennett 提到了维果斯基的“近距离发展区”的概念，在这个阶段，学习唤

醒了各种内部发展过程，而这些过程只有在学习者与环境中的人互动并与（他的）

同伴合作时才能发挥作用。Bennett 问道：“我们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领域设

计出能产生抽象谈话的任务（例如）吗？能否训练学习者在社会和智力层面上

更有效地发挥群体作用？教师对合作小组工作的干预应该是什么性质的？”［2］。

维果斯基关于学习与小团体社会互动、社会对话、语言和知识之间的联系

的工作，使一些英国教育家研究其教育意义。Daniels 讨论了组织中的个人，并

评论了理解学习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与作为社会过程中介的语言之间关系的重要

性［3］。Pollard 在研究小学的创新实践时，强调了小组工作如何显示出学习者在

数学、科学、设计技术等科目中共同构建他们的理解的能力，以及在英语中的“过

程写作”中鼓励学习者起草、分享和讨论、重新起草和 “发表”他们的故事［4］。

Saxe 研究了通过合作学习的同伴互动和数学理解的发展，以及在合作学习结构

中使用对同伴过程的洞察力如何影响学生的动机和成就［5］。Evans 根据维果斯

基对“问题儿童”以及对所有能力学习者的工作，研究了其对特殊教育和当前

包容辩论的影响，而维果斯基强调游戏对认知发展的重要性，导致游戏治疗师

修改了他们对游戏的技术和理解［6］。

维果茨基强调这种理解对教师在特殊需要领域和为学习者创造成功的学习

环境的重要性，这对工作人员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也提供了将有特殊

需要的个体所经历的学习困难视为可能突出一般教学和学习中的问题领域，为

了所有人的利益需要解决的机会。其中一个问题领域显然与如何关注学习者的

情绪需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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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中的情绪因素

对于学习者的情绪成长，对于影响情绪成长的社会互动和关系过程，对于

这些过程在提高或阻碍学习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和

理解。并非所有的知识都被充分地提供给了教师。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会意识到，在个体的学习中，教什么和怎么教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而关注他们

的感受和与他们有关的社会经验会刺激他们的学习。但是，在过度竞争的教学

环境中，教师这样做的机会已经严重减少了。

因此，在教师所知道的对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与官方对其可衡量内容的强调

之间存在着矛盾。工作条件似乎阻碍了他们为自己孩子的最大利益而行动的能

力。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和不确定因素累积起来，似乎与他们的专业任务背道

而驰。因此，员工支持行动一直关注在这些困难下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并提

出专业人员需要的是一个接受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并促进思考和理解的学习环境，

以优化他们的资源。

试图理解学习者的情绪学习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任务所涉及的内容，

占据了一系列专业和学科的工作者。哲学家们接受将情绪教育作为认知的形式，

涉及知识和理解［7］。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治疗师同意情绪和动机之间的联系

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巧合。正如 Bennett 在维果茨基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所

证明的那样，在一个共同学习的团体中，彼此之间以及与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教

师之间的付出与收获的经验，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归属感和被重视的感觉［2］。

它发展了个体作为学习者的信心，影响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Barrett 写道，学

习者需要“安全的基础”，以“无畏地学习”［8］。同样，温尼科特表明，个

体对其困难感受的试探性言语表达，对他来说是成人试图理解其“自己的存在

版本”的标志［9］。

当布卢姆评论教学中情绪目标的重要性，以及面对学校测试中的认知

偏见，情绪目标在课程实践中的侵蚀时，他把这种侵蚀归结为错误的假设，

即没有教学情绪就会发展。我们现在知道，这确实是错误的，许多教师现

在使用的方法都是为了关注情绪或社会层面。其中包括圆圈时间、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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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责备欺凌方法，通过学习支持和同情他人的困难，引导学习者体验彼

此作为群体中有价值的成员。这些都是有助于创造良好学习环境的解放性

经验。

然而，许多学习者的学校经历导致了他们的不满。一项特殊儿童调查报告

了根深蒂固的拒绝感，被忽视、被嘲笑，甚至不被鼓励去努力［10］。对逃学者的

采访表明，他们认为学校是“控制性的环境”，不支持他们的老师使他们很难

回到学校（“我觉得所有的老师都非常讽刺”“我不觉得他们有谁想帮助我”）。

Devlin 在问及他们生活中任何可能会有所改变的特别之处时，告诉了犯人类似的

遗憾，而社会排斥股的一份报告对学生辍学的一些原因进行了评论：学校被认

为是无聊的，太难了，没有任何结果［10］。

因此，学校经历很重要。然而个体如何体验学校，也与他们带入学校的

经验有很大关系。他们的自我形象可能已经受到严重打击，学习任何东西对

他们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一样，他哭着说

他“永远也做不到”，因为他“天生愚蠢”）。其他人也同样变得灰心丧气，

确信没有人喜欢他们（那么尝试的意义何在？），加入了那些“甚至对表扬

都没有反应”的行列［10］。他们在私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所产生的焦虑会延

续下去，影响到他们在学校的工作和互动，可能会一直隐藏起来，也可能表

现为问题行为，并且很容易引起教师的消极反应，然后面对自己的情绪弱点。

在需要被视为“控制”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他们可能

不是以他们训练有素的“专业自我”来回应，而是以他们“个人的冲动”来

回应；可能会把自己的愤怒加到孩子身上；而且，在那一刻，将无法提供一

个情绪支持的环境，一个“安全基地”，在那里，探索和“无畏的学习”成

为不可能［8］。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为了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师自己也需

要这样一个“接受焦虑和不确定性并促进思考和理解的学习环境”，那么，

持续专业发展的结构如何帮助实现这一点是未来师范生教育有待深入探索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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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in learning. However,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only to a low extent. To prevent 

this research field from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how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may affect their 

learning an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eachers should use such understanding in 

aid of it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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